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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安

庆这片土地上，最初的安庆石化厂并
不在今天的“九里十八湾”，而是远在
怀宁县的山口镇一带。“山里”，便是

“老石化人”对当年建厂怀宁时的一
种眷念，一种爱称。

1970年9月，中央决定在安徽省
建设一座年加工原油 250 万吨的炼
油厂，以填补安徽石油工业的空白，
为发展安徽地方化学工业奠定基
础。其时，举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毛
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建
厂方针是“靠山、隐蔽、分散”，于是，
工程代号为“823”的原“安徽炼油厂”
的建厂序幕最先紧锣密鼓地在怀宁
山口的荒山秃岭之中隆重拉开。

要在当时一片贫瘠穷困的山区
农村，在一无电、二无水、三无
路、四无码头的山旮旯里建设一座
大型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简直就
是天方夜谭！

由省市相关部门组建的先遣部
队和领导班子陆陆续续进山了，勘
测、设计的队伍进山了，修筑公路的
队伍进山了……一面面红旗在山岗
上迎风招展。可一到夜晚，山坳里一
片阒寂，漆黑一团。而白天现场遗留
的许许多多问题还亟待研究解决，譬
如征地，譬如拆迁，譬如迁坟，譬如砍
树，譬如青苗赔付，譬如铺路，譬如修
桥……桩桩件件，多如牛毛。为了解
决照明，指挥部买来了一台农用120
匹马力的柴油机用于发电。而柴油
机必须有循环水，哪里来的水？吃水
都很困难！为了发电，领导发动干部
职工用脸盆一盆一盆从百米之外的
山塘里端水。尽管泼泼洒洒，尽管一
盆水端回来已经不多，但是人多力量
大，柴油机发电用水总算解决了，蜡
烛和油灯照明的状况改观了，山岗
上，开始有了机器的轰鸣声。但是，
柴油机经常“不听话”，遇到气缸压力
不足或气温过低，就起动不起来，这
时就得找十多个小伙子，将一根粗麻
绳缠在柴油机轮子上用人力拉，那阵
式一点不亚于如今的拔河比赛。早
先，大家洗漱、洗衣都在山塘里解决，
有些学员因此患上了吸血虫病。后
来，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先后打

了几口水井，又土法上马，建了3 座
简易的水塔。先用柴油机抽水泵把
水压到水塔上，再接根管子通下来。
没有任何净化措施，水塔里的水就
直接烧烧饮用，直接煮饭洗菜。
这，就是当时很不错的山里“自来
水”。住的地方更差，一部分人租住
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没有床，就把房
门卸下当床。也有部分人挤在油毛
毡、芦席搭就的棚子里，四面通风，四
周都是一座座坟墓，阴森可怖，夜晚
十分吓人。路，则是现挖现修的土公
路，挖一段，平一段，夯一段，那坑
坑洼洼的“土公路“，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泥深路滑。指挥部领导办
公的地方呢，也就是用毛竹、芦苇
搭起的工棚。工地上有什么事情需
要联系，都是靠嗓子吼，靠“两条腿”
山上山下地跑，虽然也有两部手摇电
话机，那多半是与省里、市里、部里联
系工作时才用。尽管这样，大家还动
手修建了一个简易篮球场，天阴下雨
就自编自演文娱节目，指挥部偶尔也
放场电影，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山里的景色是美丽的，春天，满山的
映山红，仿佛天上的红霞飘落到人
间。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都插上
了鲜艳的山花，到处芳香袭人。那
时候，学员除外出培训，剩下的都
进行军事化管理。早晨天还设亮，
起床哨就吹响了，大伙从睡梦中惊
醒，摸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
服，跑步出操。天亮时，队列中突
然发出一阵哄笑，原来是有人黑暗
中把裤子穿反了。山间公路上，职
工象一队队出征的战士，迎着晨
风，沐浴着朝阳，伴着嘹亮的口号
声，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早餐
后，通常是进行政治学习，有时也由
技术人员给学员上文化课。

然而，通讯网络，水厂建设，电力
供应，大件运输，原油进厂，成品油出
厂，后勤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无从
谈起。意识到选址“不够合理”时，已
是两年之后。1973 年 3 月，国家计
委、建委、燃化部联合发文，将厂址迁
到安庆市郊区的九里十八湾，同时增
建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

素的大化肥装置。在怀宁山口，工厂
没有建成，但工厂的名称却已于
1971年5月正式敲定，由原来的“安
徽炼油厂”改为“安庆石油化工厂”。
1974 年 7 月 10 日，炼油装置区破土
动工，拉开了安庆石化新厂址全面会
战的序幕。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园林式工
厂，面对巍峨挺拔，装置林立，油、化、
电、纤“四位一体“的大格局，沉浸在
公司一派欣欣向荣的大美景象时，
已经很少有人见过当年曾经被安庆
人称之为“九里十八湾”的荒凉面
貌。昔日的九里十八湾，曾是太平
天国的古战场，也是罪犯行刑的地
方，乱石满岗，坟丘遍地，满眼荒
芜，白天不见一个人影，夜晚野兽
肆意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绘制
出一张彩色蓝图，打造出一个大型石
油化工企业，谈何容易？

1973年10月，一支支由桐城、怀
宁、枞阳、望江等地的4000多名拉着
板车、扛着工具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
开进了工地。化三建的队伍开过来
了，省建一公司、省建工业设备安装
公司的队伍开过来了，省市领导亲临
现场解决问题……近两万名会战大
军云集九里十八湾。到处是“创业
棚”，到处是“革命灶”，到处是红旗
猎猎，到处是机器轰鸣，到处是涌
动的人流、车流。白天，劳动的号
子惊天动地，响彻云霄；夜晚，焊花闪
烁，锤声叮当，灯火通明。工地上，广
播喇叭里喜讯频传，炼塔、油罐、造粒
塔卯着劲地往上蹿，一天一个模样。
会战大军用冲天的干劲实现“宁洒汗
水千万滴，不误工程一天期”的豪迈
誓言。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战，共搬掉
山头7座，填平池塘21口，完成土
石方 180 多万立方米，安装设备
4000 余台，架设管线 60 万米……
1976 年 11 月与 1978 年 12 月，炼油
厂、化肥厂相继建成投产，与之相配
套的热电厂也同期划归安庆石油化
工总厂。至此，总投资5.6亿元的安
庆石化一期工程建设基本结束，一座
大型现代化企业崛起在古老的安庆
大地上，安徽省从此结束了没有石油
化工的历史。

从山口镇到九里十八湾
史良高

在玻璃栈道上，表妹一马当先，
健步如飞。我那五大三粗的妹夫早
已被吓到“花容失色”，走了几步腿
发软，缩回去了。我70岁的大姨穿
着红裙子在玻璃栈道上转转悠悠地
飘过去，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又
飘回来……还故意凑到我妹夫跟
前，也不知道是开导他，还是阴阳
他“你要是诚心吓唬自己，想多害
怕就有多害怕……”，妹夫不得不故
作淡定，吊着一口气，踉踉跄跄连
滚带爬地“上岸”了。

我呢，边小心翼翼地走，边跟表
妹开玩笑，我说她这样可一点也不沉
静，很不尊重这个玻璃栈道，人家这
栈道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吓唬你，你一
点也不配合，是不是很不礼貌？再说
了，你买的票里，也包含了被吓唬的
这一项体验费用，而你没被吓到，是
不是这个体验费用就浪费了？本着
不浪费的原则，我故意透过玻璃往脚
下的沟壑里看了几眼，果然心跳加
速，但我又努力保持镇定，这个度很
难把握——又要把自己吓到，又不能
吓到两股战战，行动困难，像妹夫一
样，被拍成视频上传家族群，娱乐了
全家半年……

比起玻璃栈道，高空缆车也有异
曲同工之妙。不过缆车速度更快，视
野更辽阔，我曾经在缆车上看过最震
撼的风景，是秦岭五颜六色的秋天，
如同在一个童话上空飘过，可谓“秋
山灿烂如花”。也在高空缆车上看到
过热带雨林——参天巨榕、百年古
藤、千年古蕨慢慢淡去，密林中的蜿
蜒的河流，河流中岛屿般的石头尽收
眼底，奇幻又多姿，仿佛进入了电影

《阿凡达》里的神秘世界。
在一座山城，我乘坐缆车从无数

楼房的丛林间穿过，空中俯瞰这个魔
幻之地，高楼大厦都以从未有过的
角度展现在脚下，那一户户人家，
窗前飘动的窗帘，厨房隐约可见灶
台上五颜六色的菜蔬，就像一幅幅
三维动图从眼前划过去，那个速度
和角度，刚好勾起你的好奇，让你
对这些人家，这些人的生活产生兴

趣，却又看不透，令人浮想联翩，那
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七仙女为啥渴
望下凡，换一个角度，人间烟火也被
加上了诗意的滤镜。

年少的我，心高气傲，向往去一
个杳无人烟的所在，仰慕那种“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畅想
着“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
像《瓦尔登湖》里的那句话：“人只
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真诚的活
着。”而如今，在玻璃栈道和高空缆
车上，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风景都
适合静静地独享，就像在高空缆车
上，和很多人一起俯瞰盛景，发出
齐声惊叹，就像一起观影的效果，
会有更加强烈的体验。玻璃栈道也
适合众乐乐。只有熙熙攘攘摩肩擦
踵才有趣，看到有人瑟瑟发抖，有人
溜边儿走，甚至鬼哭狼嚎大呼小叫地
走，更具戏剧性和反萌差。说实话，

我挺羡慕那些战战兢兢的人，说明他
们很有想象力，情感更加丰富，就像
看电影容易哭的人一样，他们的观影
体验应该更加深刻吧。

有一个词叫“大开眼界”或可形
容从高空飘过的感受，比如我发现平
时钢铁侠般的糙汉妹夫居然恐高；
一辈子没咋出过远门的大姨，竟然
视脚下的万丈深渊于无物，在玻璃
栈道闲庭信步；柔顺如猫的表妹，
其实是个神经大条……偶尔从空中
飘过，人对生活会产生新的观察角
度，对复杂丰
富的人性有了
更多的认知和
理解、惊叹或
惊喜，对这五
花 八 门 的 世
界，又多了一
重 探 索 的 兴
致。就如同在
高空俯瞰那些
参天大树，看到
它们可以像波
涛般汹涌澎湃，
也可以像花丛
样绚烂多姿。

从 高 空 飘 过
肖遥

远方 李海波 摄


